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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量測壽命水準的指標有死亡年齡分配的平均數、中位數及眾數，亦即平均餘

命、死亡年齡中位數及死亡年齡眾數。死亡率下降的過程由嬰幼兒死亡率下降開

始，促使零歲平均餘命迅速上升，人口轉型的晚期則以老年死亡率下降為主，使

壽命水準持續延長。相較於平均餘命及死亡年齡中位數受到嬰幼兒及青壯年死亡

率的影響，成年後的死亡年齡眾數完全由老年死亡風險所決定，故死亡年齡眾數

為反應晚期的死亡率下降最適當之測量；另有研究也指出高齡的條件平均餘命

（如 e(65)）低估了老年死亡風險的影響，所以晚近愈來愈多壽命水準及死亡率

研究轉而進一步探討死亡年齡眾數的應用。故本文接續此脈絡，探討戰後台灣人

口壽命水準的變化，比較歷年死亡年齡眾數、死亡年齡中位數及零歲平均餘命用

以衡量台灣人口壽命延長的差異，並進一步應用在比較兩性壽命水準及比較死亡

年齡眾數及條件平均餘命。因為高齡人口數太少，致使死亡率年齡分佈不規律，

本文採用 Gompertz函數來修勻生命表函數，輔以 Kannisto的方法計算死亡年齡

眾數。最後，研究發現，即使近年台灣人口的零歲平均餘命增長趨緩，台灣人口

的死亡年齡眾數仍在增加，死亡年齡眾數可有效測量老年死亡風險的變化。 

 

關鍵字：壽命水準、老年死亡率、死亡年齡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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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二百餘年來，人類的壽命有長足的增長。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目前

的死亡率已下降至相對低的水準，兩性的零歲時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e0）自十九中期約為 30至 45歲上升到目前的 80歲左右（Horiuchi et al. 2013）。

台灣女性的零歲時平均餘命由 1906年的 28.97歲上升至 2015年為 83.62歲，男

性也由 1906年的 27.67歲上升至 2015年的 77.01歲，兩性壽命均有顯著的成長。 

零歲時平均餘命一直被視為壽命水準的最佳且最廣泛使用的指標，對一人口

的平均壽命提供了簡單而清楚的估計。然而，此指標對於嬰幼兒死亡率的變化遠

比對高齡的死亡率變化來得敏感（Cheung and Robine 2007）。在人口轉型的初期，

死亡率的下降以嬰幼兒死亡率為主（Tu 1985），使用零歲時平均餘命容易顯示死

亡率的下降；然而人口轉型的後期，低年齡的死亡率已下降至極低的水準，絕大

多數的人均能存活至老年，此時整體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則僅能仰賴老年人的死亡

率下降，零歲時平均餘命就不再能明顯的反映出高齡的死亡率下降。 

平均餘命在統計上是期望值、平均數的概念，是集中趨勢（central tendency）

的測量之一。在非常態分配中，平均數並非合適的集中趨勢測量，其他的集中趨

勢測量，如中位數、眾數可能是更合適的測量。由於死亡的年齡分佈為雙峰且偏

態的分配，死亡年齡分佈的中位數（median age at death，Md）及死亡年齡分佈

的眾數（modal age at death，M）均適合作為壽命水準的測量（Canudas-Romo 2010; 

Cheung and Robine 2007; Horiuchi et al. 2013）。然而，由於零歲時平均餘命與死

亡年齡中位數均受較年輕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影響，而死亡年齡眾數僅由老年死亡

率所決定（Canudas-Romo 2010; Horiuchi et al. 2013; Wilmoth 2000），所以晚近愈

來愈多壽命水準及死亡率研究轉而進一步探討死亡年齡眾數作為壽命水準測量

（Canudas-Romo 2010; Horiuchi et al. 2013; Kannisto 2001）。雖然，以某一退休年

齡為基礎的平均餘命，諸如 55歲、60歲、65歲的平均餘命（e55、e60、e65），也

不受低年齡組死亡率影響，但以基數加上條件平均餘命（conditional life 

expectancy）為壽命水準測量，會因基數不同而不同，且低估了老年死亡率的變

化（Horiuchi et al. 2013）。 

在台灣死亡率下降的過程中，零歲時平均餘命、死亡年齡中位數、死亡年齡

眾數的變化如何？死亡年齡眾數與條件平均餘命歷年的差距為何？女性死亡率

低於男性，壽命水準高於男性，但壽命水準的差距是擴大或縮小？本研究接下來

要探討這些議題。 

 

二、死亡年齡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的相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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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分析壽命水準的趨勢，仰賴有關死亡資料的合適統計量數，對此，人

口學上有二種測量方式，其一是死亡的比例或死亡機率的估計；另一是以存活時

間的長短來表達，也就是壽命水準的集中趨勢（Horiuchi et.al. 2013），而三種最

常用的集中趨勢測量是死亡年齡分佈的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也就是平均餘命、

死亡年齡中位數及死亡年齡眾數。 

平均餘命向來是人口學研究衡量壽命水準的主要工具，零歲時平均餘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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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xxd ），零歲時平均餘命顯然是生命表中的平均死亡年齡。而死亡年齡

中位數Md，是指一半的人口在此年齡前死亡，使得 L(Md)=0.5。而死亡年齡眾

數是死亡年齡分配（𝑑(𝑥)）的峰點，也就是M={x| max[d(x)]}。由於生命表中的

死亡年齡分配有兩個峰點，其一在零歲，另一在高齡部分。用以做為集中趨勢，

死亡年齡眾數顯然是指後者，也就是M={x| max[d(x)] for x>5}（Canudas-Romo 

2010）。當老年死亡率下降，而存活率上昇時，老年人死亡年齡延後，自然將死

亡年齡分佈峰點的位置推向更高齡，因此死亡年齡分佈峰點所在的年齡，即可反

應整體人口的壽命水準，而前述峰點所在的死亡年齡眾數因此成為衡量壽命水準

的測量之一（Horiuchi et al. 2013）。 

十九世紀時，Lexis將人類壽命長度的分佈（length-of-life distribution）區成

三個階段，所謂壽命長短也就是生命表中的 𝑑(𝑥) 函數（Kannisto 2001，Cheung et 

al. 2005）（見圖一）。第一個階段為剛出生時的 J 型曲線，剛出生的嬰幼兒死亡

率極高，而後快速下降，反映出人類身體組成的缺陷；最後階段是晚年的常態曲

線（normal curve）；介於此二階段中間是未成熟的死亡（premature deaths），是

由於外力影響或不良生活條件所造成，而後面兩階段有重疊的部分。圖一顯示，

死亡年齡分配為雙峰（bimodal）分配，峰頂分別在零歲和高齡部分；除嬰幼兒

死亡率外，死亡年齡分配呈現負偏態（negatively skewed）。早期死亡率較高時，

零歲時的峰點高於高齡時的峰點，晚近死亡率低的情況下則反之，如圖一所示。 

  



 4 

圖一  Lexis常態壽命示意圖 

 

 

 

圖二 台灣生命表年齡別死亡人數的眾數（M）、中位數（Md）與零歲時平

均餘命（e0）：1930、1970與 2016年 

 

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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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顯示 1930年、1970年及 2016年之間台灣生命表死亡人數（𝑑(𝑥)）分

佈的變化情形。1930年零歲死亡人數達 16,500人，此後快速下降再緩慢的上昇，

死亡年齡分佈在老年部分存在波動，且缺少明確可辨認的峰點，但根據計算，1930

年死亡年齡眾數為 67.4歲，零歲時平均餘命 43.8歲，兩者相差約 24歲，而死亡

年齡中位數在兩者之間。1930年至 1970年之間出現死亡率大幅下跌，1970年零

歲死亡人數已不到 4,000人，幼兒及青壯年死亡率也明顯低於 1930年時，當中

累積的存活人數使得死亡年齡集中在 60歲以後，並在 76.4歲達到峰點，同年的

零歲時平均餘命為 67.6歲，其與死亡年齡眾數的差距已縮小到 9歲左右，死亡

年齡分佈更向左偏。在 2016年時，嬰幼兒及青壯年死亡率再下跌，死亡人口再

向老年端累積，2016年零歲時平均餘命為 79.7歲，死亡年齡眾數為 86.5歲，兩

者的差距再縮小至 7歲左右。須注意的是，圖二生命表 𝑑(𝑥) 的分佈顯示，除了

在零歲時的峰點，成年之後的 𝑑(𝑥) 相當不穩定，甚至可能出現多個峰點，造成

判斷死亡年齡分佈眾數的困擾（Thatcher et al. 2010; Horiuchi et al. 2013）。 

上述現象，呼應了Wilmoth（2000）所指出平均餘命上升速度已經減緩，其

原因主要是死亡率下降特質改變。死亡率的下降初期主要在年輕部分，死亡率下

降的後期則以高齡死亡率下降為主。年輕部分死亡率下降在生命表中會累積比較

多的存活年數，對零歲時平均餘命有較大的影響，高齡部分死亡率下降所累積的

存活年數則相當有限，無法明確地反應在零歲時平均餘命的延長當中。因此，人

口學者大致同意，未來的平均餘命仍會繼續上升，但幅度趨緩（Olshansky et al. 

2001；Wilmoth 2000）。 

雖然零歲時平均餘命一直是主要的壽命水準測量，然而以偏態的死亡年齡分

配而言，平均數並非良好的集中趨勢指標。死亡率下降的過程中，嬰幼兒死亡率、

未成熟的死亡持續下降，Lexis的第三階段在死亡率下降的晚期乃成為主要的死

亡年齡。依照 Lexis的論點，此階段死亡年齡分配為常態，常態分配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眾數均相同，三者均是合適的壽命水準測量。然而此常態分配只能觀察

到右半部，眾數以下仍然與未成熟的死亡重疊，計算出的平均數與中位數與此常

態分配所具有的不同，會低估壽命水準，僅眾數同於常態分配的平均數、中位數

和眾數。因此，死亡年齡眾數逐漸被用以做為壽命水準的測量。 

Canudas-Romo（2010）指出零歲時平均餘命的計算使用了所有年齡的資料，

死亡率下降的過程中，任何年齡的死亡率下降均影響到零歲平均餘命；死亡年齡

中位數受到低於此量數的死亡率下降的影響甚大，且僅有低於死亡年齡中位數的

年齡別死亡率下降，才會推昇死亡年齡的中位數 (Horiuchi et al. 2008; 

Canudas-Romo 2010)。最後，Canudas-Romo (2010) 指出，低於死亡年齡眾數的

年齡別死亡率的下降，也伴隨著較少的死亡數，不對死亡年齡眾數發生影響，而

當有足夠的人口存活到高齡階段並加上此階段死亡率的下降，將有更多的死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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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老年時期，死亡年齡眾數因而隨之上昇。簡而言之，死亡年齡眾數則僅受

大於（等於）此量數年齡的死亡率下降影響，而不受低於此量數年齡的死亡率下

降影響；死亡年齡中位數則相反，受低於此量數年齡的死亡率下降影響，而不受

高於此量數年齡的死亡率下降影響。在死亡率下降的晚期，死亡年齡眾數可能是

衡量壽命水準更為合適的指標。 

此外，除了使用死亡年齡眾數去除低年齡組死亡率的影響之外，我們也可使

用某一年齡（如 55、60、65歲）為基礎的條件平均餘命（conditional life 

expectancies）。如某一社會均 65歲退休，65歲時的平均餘命即是平均的領取年

金給付年數。然而，退休年齡並非均同，而以不同年齡為基礎所估算的壽命水準

（基礎年齡加上條件平均餘命）會不同。條件平均餘命的前提是，納入計算的個

人必須存活至指定的年齡，也因此條件平均餘命應能獨立於嬰幼兒死亡率的影響，

而能捕捉到老年死亡率變動的效果（Horiuchi et al. 2013）。 

最後，在老年社會當中，瞭解壽命延長在不同人口群當中呈現的樣貌與差異，

也是人口學關心的重點 （Horiuchi et al. 2013）。在現代社會中，女性的平均餘命

均高於男性。根據歐美國家的觀察，此差異先擴大而後縮小（Glei and Horiuchi 

2007，Horiuchi et al. 2013）。本研究也希望檢視台灣的壽命水準的兩性差異是否

已縮小，並使用不同的壽命水準指標分析其變化。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於比較不同的壽命測量如何反應台灣人口壽命延長過程中的差異。

在這些分析之前，必須建構單一年齡生命表。我們收集自 1952-2016年間，歷年

年齡別、性別的年中人口數、死亡人數，以計算歷年各年齡別死亡率，並據此製

作歷年單一年齡生命表。零歲時平均餘命及條件平均餘命均在生命表中；而死亡

年齡中位數為生命表中存活人數（𝑙(𝑥)）剩一半時的年齡，也可以從生命表中計

算。 

依定義，死亡年齡眾數是生命表中死亡人數（𝑑(𝑥)）最高時的年齡，但是如

前所述，死亡年齡眾數受高齡死亡率變化影響，𝑑(𝑥) 在接近死亡年齡眾數時，

因高齡人口少，𝑑(𝑥) 不穩定而可能呈現多峰分佈的情形。Kannisto（2001）建議

以式（1）計算死亡年齡眾數估計值（以下死亡年齡眾數均指以 Kannisto方法計

算所得之眾數）。若壽命後期 𝑑(𝑥) 觀察值的最高值落於 x歲，則死亡年齡眾數 

        
   )1()()1()(

)1()(






xdxdxdxd

xdxd
xM       式（1）。 

Kannisto的調整只是考慮上下一歲的生命表死亡數，而無修勻（smoothing）。



 7 

修勻常是基於死亡率年齡分配的理論性假定，最早發展也最常用的死亡率年齡分

配為 Gompertz函數，指死亡力（force of mortality）為年齡的指數函數（Preston et 

al. 2001:192-193，Horiuchi et.al. 2013，陳寬政與董宜禛 2014）， 

             xaqx )( ，                      式（2） 

換算成生命表的存活人數則為年齡的雙指數存活函數： 

                   
xqAbxl )( 。                     式（3） 

同時也有許多文獻指出，邏輯函數（logistic function）比 Gompertz函數更適

合描述高齡階段的死亡率變化（Horiuchi and Wilmoth 1998; Thatcher 1999，

Thatcher et.al. 2010; Cheung et.al. 2011）。然而，陳寬政與董宜禛（2014）以台灣

的死亡率資料分析指出，以邏輯函數適配台灣的生命表死亡機率並不比

Gompertz函數為佳，在高齡部分反而低估了死亡率。 

陳寬政與董宜禛（2014）曾以重複計算最小平方法（iterative least square），

對 30歲以上的生命表存活機率，來估計下述方程式之係數 

    )(l o gl o g)(l o g xvbqAxl x  ，                式（4） 

估計係數之後，並重新估計生命表中的 𝑙(𝑥) 與 𝑞(𝑥)。為延續理論對話及先

前台灣的經驗研究，我們選用了 Gompertz的單指數死亡函數來修勻生命表的

 𝑞(𝑥)，估計完成後，以 𝑞(𝑥)的預測值，帶入歷年生命表，重新再以 Kannisto的

方法計算M。本研究採用 Gompertz的死亡函數如下： 

     𝑞(𝑥) = 𝑎𝑞𝑥        式（5） 

其中，𝑥 為年齡，我們以最小平方法來估計取自然對數後的死亡機率 𝑞(𝑥)，

如以下方程式所示： 

      log 𝑞(𝑥) = log 𝑎 + 𝑥 ∙ log 𝑞     式（6） 

 

此處死亡函數與前述 Gompertz存活函數，使用相同的 𝑞 值（陳寬政與董宜

禎，2014）。由於 𝑞(𝑥)、𝑑(𝑥) 和 𝑙(𝑥) 三者之間可以相互決定（Preston et al. 2001; 

Thatcher et al. 2010），因此，若採用 Gompertz存活函數，可透過修勻 𝑙(𝑥) 並帶

入生命表中，而得到修勻過後的 𝑑(𝑥) ；而我們採用 Gompertz死亡函數，則是透

過修勻 𝑞(𝑥) ，而達到修勻 𝑑(𝑥) 的目的。無論採用哪一個函數，最後均可利用修

勻過後的 𝑑(𝑥) 來計算 M。就我們所知，現有眾數研究當中，有 Horiuchi 等人

（2013）直接修勻年齡別死亡數的觀察值，未對死亡分佈做理論性的假設。 

為取得最大的資料範圍，我們根據可獲得的各年度年齡別死亡人數，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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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作為為單一年齡生命表的死亡年齡上限，來計算生命表的 𝑞(𝑥)。即使如

此，早年死亡年齡高於 95歲的死亡人數極少，我們因此採用 30歲至 95歲間各

年齡的生命表 𝑞(𝑥)，來修勻死亡機率，未包括最高年齡組的 𝑞(𝑥) = 1。文獻指

出，Gompertz死亡函數雖適用全年齡，但參數值則依年齡而分四組；然而，我

們僅使用一組參數，目測修勻結果與生命表 𝑞(𝑥) 相當吻合，修勻過後的 𝑞(𝑥) 亦

可反應生命表 𝑞(𝑥) 在高齡段的波動，可能恰好吻合 𝑞(𝑥) 於 20至 95歲之間為固

定率的幾何成長（陳寬政與董宜禎 2014）。最後，我們將修勻過後的死亡機率，

重新帶入歷年生命表並再次計算生命表函數與M。 

圖三及圖四分別記錄了兩性的死亡年齡眾數及修勻過後的死亡年齡眾數（以

修勻後的 𝑞(𝑥) 帶入生命表計算而得），未經修勻而直接計算的M，反應了生命表

 𝑑(𝑥) 的波動及不穩定，而修勻後計算而得的M，則顯得穩定且能符合未經修勻

M的增加模式，顯示以修勻方式來計算M的重要性（Thatcher et al. 2010; Horiuchi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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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台灣男性零歲時平均餘命（e0）、死亡年齡中位數（Md）及死亡年齡眾數

（M）：1952-2016 

 

 

 

圖四、台灣女性零歲時平均餘命（e0）、死亡年齡中位數（Md）及死亡年齡眾數

（M）：1952-2016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
9

5
2

1
9

5
5

1
9

5
8

1
9

6
1

1
9

6
4

1
9

6
7

1
9

7
0

1
9

7
3

1
9

7
6

1
9

7
9

1
9

8
2

1
9

8
5

1
9

8
8

1
9

9
1

1
9

9
4

1
9

9
7

2
0

0
0

2
0

0
3

2
0

0
6

2
0

0
9

2
0

1
2

2
0

1
5

e0

median

Kannisto's M

Kannisto's M with smoothed qx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
9

5
2

1
9

5
5

1
9

5
8

1
9

6
1

1
9

6
4

1
9

6
7

1
9

7
0

1
9

7
3

1
9

7
6

1
9

7
9

1
9

8
2

1
9

8
5

1
9

8
8

1
9

9
1

1
9

9
4

1
9

9
7

2
0

0
0

2
0

0
3

2
0

0
6

2
0

0
9

2
0

1
2

2
0

1
5

e0

median

Kannisto's M

Kannisto's M with smoothed qx



 10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圖三及圖四，自 1950年代以來，台灣人口的壽命水準有長足的進步。

由於死亡年齡分佈為雙峰分佈，若觀察成年後的死亡分佈，則此成年死亡年齡分

佈呈負偏態（negatively shewed），因此，零歲時平均餘命（死亡年齡分佈的平均

數）將低於死亡年齡眾數，而死亡年齡中位數將位居二者之間。Cheung等人（2008）

指出，高死亡率地區當中，零歲時平均餘命與死亡年齡眾數的差距約有 30歲以

上。圖三及圖四顯示，1955年時，台灣男女零歲時平均餘命分別為 55.7歲與 60.6

歲，死亡年齡中位數分別為 64.8歲與 70.5歲，而死亡年齡眾數分別為 72.8歲與

77.3歲，男女死亡年齡眾數約高於零歲時平均餘命等 17歲。到了 1970年，這個

差距為男性 11.1歲，女性 10.1歲，2016年時，男性零歲時平均餘命與死亡年齡

眾數的差距再減至 7.3歲，女性則減為 6.6歲，與已開發國家中兩者差距約 5歲

（Horiuchi et al. 2013），已相去不遠。 

出生平均餘命自 1952年後的增加，約以 1980年代為分隔。1980年代以前，

零歲時平均餘命及死亡年齡中位數的增加速度均高於死亡年齡眾數，而增加速度

漸趨平緩；80年代以後，零歲時平均餘命、死亡年齡中位數與死亡年齡眾數三

者開始呈現平穩的線性成長。值得注意的是，死亡年齡眾數自 1952 年起即是平

緩而穩定的成長。 

研究指出，世界主要國家死亡年齡分佈中位數和零歲時平均餘命的成長有類

似的模式。一般而言，這兩個指標自 19世紀中起即開始明顯的成長，到了 20

世紀下半才趨緩，主要的原因即是嬰幼兒及成人死亡率下降所致；但眾數在時間

軸上的變化和在不同國家之間卻不太一致（Canudas-Romo 2010; Horiuchi et al. 

2013）。這些已開發國家的死亡年齡眾數在 20世紀中之前的增長有限，到了 20

世紀中期以後，死亡年齡眾數才開始增加（Horiuchi et al. 2013; Robine 2001）。 

我們發現，台灣人口壽命水準指標的變化與前述研究中的高所得國家有幾個

相同與不同之處。就相同的部分，近年以來，這三個壽命水準指標呈現近乎線性

的增長，且三者幾乎平行地增加，顯示此處零歲時平均餘命的增加，如同死亡年

齡眾數，同樣主要來自於老年死亡率的下跌，反應的是死亡率轉型後期時壽命水

準延長的特徵（Horiuchi et al. 2013）。然而，死亡年齡中位數也有相同的增長趨

勢，則可能表示低於此中位數的年齡別死亡率仍在下跌當中（Canudas-Romo 

2010）。 

就不同的部分，台灣死亡年齡眾數自 1950年代起即呈現線性成長，且成長

幅度穩定而沒有轉折，而不同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死亡年齡眾數，呈現先慢後快

的增長。根據 Canudas-Romo（2010）對死亡年齡眾數的分析，台灣死亡年齡眾

數持續上昇的現象，應是自死亡率開始下跌之後，死亡率（包括老年死亡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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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長期穩定下跌的結果1；而台灣零歲時平均餘命與死亡年齡中位數在 1950年至

1980年間迅速地由先快後慢，再過渡到 1980年以後穩定上昇的過程，則可能是

嬰幼兒、青少年及成年死亡率快速下跌的結果。相對於主要的高所得國家，在死

亡率轉型後期，老年死亡率開始下跌時，形成死亡年齡眾數先慢後快的上昇；台

灣死亡年齡眾數的持續上昇，則可能反應的是老年死亡率在死亡年轉型之初即開

始下跌。 

條件平均餘命的計算立基於存活至特定年齡的人口群，高齡的條件平均餘命

（如 e55、e65、e75等）不受低年齡組死亡率的影響，因此其趨勢似乎應與死亡

年齡眾數的趨勢相近。然而研究證實，死亡年齡眾數上昇的步調，準確地捕捉到

老年死亡率的變化（Horiuchi et al. 2013）。由於死亡年齡眾數上昇的速度高於條

件平均餘命，也顯示條件平均餘命未能即時而充分反應老年死亡率的變化。 

圖五及圖六分別為男性與女性條件平均餘命與死亡年齡眾數的比較。如同先

前研究，我們的確發現台灣兩性的條件平均餘命的增長幅度低於死亡年齡眾數。

由於死亡年齡眾數採計所有老年年齡組的死亡狀態，而個別的條件平均餘命僅考

慮存活至此特定年齡者未來的存活狀態，因此死亡年齡眾數可以反應存活至多個

老年年齡組者未來壽命水準的整體狀態。若不同年齡的高齡條件平均餘命均同步

上昇，則死亡年齡眾數也應上昇，且上昇幅度應更高於個別的條件平均餘命。 

在圖五及圖六當中，我們發現三個現象。首先，女性條件平均餘命在 1990

年後上昇速度加快，男性則無此現象。其次，約略在 2005年後，兩性的條件平

均餘命上昇速度同時放慢，前述兩個條件平均餘命的變化，同樣可在死亡年齡眾

數的變化中觀察到。第三，相較於女性的死亡年齡眾數，台灣男性的死亡年齡眾

數成長的幅度較低，可能表示高齡端的死亡率下跌步調存在性別差異。 

 

 

 

 

 

 

  

                                                      
1
 根據我們的分析，1930年代台灣男性的死亡年齡眾數尚未達到 70歲，但同期的女性死亡年齡

眾數已大致已有 70歲，然而 1930年代以上的高齡死亡人數過少，1943年以後又逢戰亂造成人

口資料中斷，以致於我們的分析無法回溯到 1920年代，甚至更早，也無法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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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台灣男性條件平均餘命（e55、e65、e75）及死亡年齡眾數（M）：1952-2016 

 

 

 

圖六、台灣女性條件平均餘命（e55、e65、e75）及死亡年齡眾數（M）：195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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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台灣兩性零歲時平均餘命（e0）、65歲時平均餘命（e65）及死亡年齡眾數

（M）：1952-2016 

 

註：男性以實線表示，女性以虛線表示。 

 

圖七顯示台灣兩性的零歲時平均餘命（e0）、死亡年齡眾數（M）及 65歲時

平均餘命（e65）的變化趨勢，圖中可約略看出兩性壽命水準均在提昇，但變化

的幅度卻不盡相同。我們以圖八來顯示此三個壽命水準指標的性別差異。由於零

歲時平均餘命反應的是所有年齡組的死亡水準，而死亡年齡眾數僅反應老年部分

的死亡水準，因此零歲時平均餘命的性別差異大於死亡年齡眾數的性別差異；而

條件平均餘命對老年死亡水準不如死亡年齡眾數來得敏感，e65的性別差距因而

低於死亡年齡眾數的性別差異（Horiuchi et al. 2013）。 

圖八顯示，零歲時平均餘命的性別差異自 1952年起平緩而持續地擴大，在

時間軸上缺少明顯的變化點。然而，死亡年齡眾數及 65歲時平均餘命的性別差

異，則呈現先降後昇的狀態，轉折點大略落在 1990年左右。單就零歲時平均餘

命已不足以反應兩性在高齡端的壽命水準變化及性別差異，對照圖五及圖六的兩

性的條件平均餘命與死亡年齡眾數的變化，我們約略可勾勒出兩性壽命水準變化

的差異所在。我們發現，即便台灣老年男性透過死亡年齡眾數與條件平均餘命所

反應出壽命水準穩定增加的現象，老年女性在1990年以後壽命水準的加速提昇，

明顯地擴大了壽命水準的性別差異，而此差異尤其以死亡年齡眾數來得更為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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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台灣零歲時平均餘命（e0）、65歲時平均餘命（e65）及死亡年齡眾數（M）

的性別差異：1952-2016 

 

 

四、結論 

 

本研究系統性地探討三個壽命水準指標（平均餘命、死亡年齡中位數及死亡

年齡眾數）在死亡水準下跌晚期反應壽命水準變化的差異，並用以顯示台灣兩性

壽命延長的不同。主要研究發現包括： 

一、零歲時平均餘命考量全年齡的死亡水準變化，在死亡水準下跌晚期之際，

主要以高齡死亡率為主的變化，不足以反應老年死亡率下跌的細微趨勢；

相對而言，死亡年齡眾數僅受到高齡死亡率的影響，較能明確的傳達老

年時期死亡率下跌的現象。 

二、在比較死亡年齡眾數與條件平均餘命反應老年時期死亡率的變化時，我

們發現條件平均餘命的增長幅度低於死亡年齡眾數。即使不同年齡基準

的條件平均餘命可以顯示不同壽命水準未來存活狀態的變化，死亡年齡

眾數作為反應老年時期存活狀態的單一指標，也能同步地反應條件平均

餘命變化的綜合效果。 

三、在壽命水準的性別差異分析當中，我們發現台灣男性壽命水準延長的幅

度小於台灣女性，且女性壽命水準在 1990年以後加速成長，造成兩性

老年階段壽命水準差異呈現先降後昇，並持續擴大至今，其中原因待進

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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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平均餘命作為描述整體人口壽命水準的單一指標（summary 

measure）仍有其必要之處，但是在反應老年死亡率變化之時，使用死亡年齡眾

數將可更清楚的展現壽命延長的細微變化。即使近年台灣人口的零歲平均餘命增

長趨緩，台灣人口的死亡年齡眾數仍在增加，死亡年齡眾數可有效測量老年死亡

風險的變化。 

然而，死亡年齡眾數的運用與解釋尚待探索。死亡年齡眾數以及延申的相關

指標（如眾數以上的死亡年齡標準差，SD(M+)）如何用於探討老年階段年齡別

死亡率變化，將有助我們理解死亡壓縮與未來壽命延長的可能發展。而零歲時平

均餘命、死亡年齡中位數及死亡年齡眾數三者之間的相對變化，更牽涉人類壽命

長度的理論性分佈。由於死亡率下跌的過程中，涉及不同年齡人口在不同時期的

死亡率變動，也涉及更深層的人口結構與疾病轉型的理論層次問題，同時運用死

亡年齡眾數等多項指標自然可以更完整的描述整體人口長期的壽命水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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